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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cientifically measure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re-
search productivity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papers in the scientific career of Chinese female 
scientists, represented by fellow academicia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Acad-
emy of Engineer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s in our country is far less than 
that of males. The average age of females scientists elected tends to be young, but on the whole, it 
is rather older, which is also the peak age of their creativity and influence. The age of most pub-
lishing the most influential essay is 8 - 10 years earlier than that of the academician election.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female academicians has the doctorate degree and studying abroad expe-
rience, and they have their own particularity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output of Chinese women’s scientific elite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n-
corporate gender awareness into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olicy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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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以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女性院士为代表的中国女性科技精英科研生涯中的整体特征状况、科研生

产力和最具影响力论文的年龄分布进行了科学计量统计。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院士女性占比远少于男性；

历届女院士当选的平均年龄从宏观上趋于年轻化，但整体上平均年龄偏老，也是其创造力和影响力的高

峰年龄；多数发表最具影响力论文要比当选院士的时间早8~10年；一定比例女院士有博士学位和留学经

历，在知识生产领域有其特殊性。为了促进中国女性科技精英的科研产出，应努力将性别意识纳入科技

体制改革和政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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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后，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正义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性别意识、女性权

利观念进一步得到深化，科学共同体中的女性精英由于在科技领域的突出贡献和成功，已作为不可低估的

重要力量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了促进她们在科技领域发挥自身潜力、更好地投身于科技事业，女性科

技精英的科研产出规律也成为众多学者重点关注的话题。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有学者以女性科学家的科研

产出之谜为前提，对性别与科研生产力的关系进行了述评[1]，并对其背后的原因做出初步思考和探索[2]；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有学者分别对中科院女性院士[3]、中国工程院女性院士[4]、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女性获

得者[5]和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女性获得者[6]等在科研职业生涯中的个人特征状况进行了计量统计；其他方面

也有学者从社会年龄的角度对中科院全体院士的科研生产力进行统计分析[7]，或对近十年中科院新增院士

与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年龄比较，从而得出对杰出科学家年龄管理策略的建议[8]。总之，近十年来，已有

研究较少同时对作为中国精英女性科学家的代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女性院士进行科研产出的定

量分析，特别是较少从科研生涯和年龄的角度梳理女性科学家的科研生产力规律。 
截至 2017年 11月底，历届当选的科学院院士当中，女院士有 71名，占全体院士数(1367名)的约 5.2%，

而工程院女院士 49 名，占全体院士数(882 名)的约 5.6%。女性科学家在科技领域中的相对缺席和杰出表

现以及 21 世纪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于女性科技精英的需求，使得我们有责任对她们的科研特征提高关切

度。本文即以历届女性院士为研究对象，通过两院官网、CNKI 数据库等获取相应数据，试图对其在科研

生涯中的整体特征状况、科研生产力和最具影响力论文的年龄分布等进行科学计量统计，从而分析总结

出科研产出规律，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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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女性科技精英整体特征状况和规律 

以两院官网等为数据来源，对中国女性院士整体科研特征规律做出如下分析： 

2.1. 年龄特征规律 

从年龄上看，中国女性院士出生于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60 年代，其中至少共有 5 位院士现已去世。

工程院女院士最小的有 53 岁，科学院最小的有 48 岁，而且只是出现在最近两年当选的名单中。120 名

女院士中仅有 33 名出生在 1950 年之后。女性科学家年龄的普遍老化和年轻女性科技精英的培养都应是

我国科学界队伍管理不容忽视的问题。 
从当选年龄来看，由于社会性别分工和女性在家庭生育方面的职责所限，导致女性科学家在当选院

士时大多数都处于中老年时期。60~69 岁的女院士人数占比最大，分别为 46.5%和 42.9%，其次是 50~59
岁，分别占比 39.4%和 40.8%(见表 1)。74%以上的女性科学家当选院士时已超过 55 岁。一方面反映出我

国女性科学家由于性别偏见、传统文化和社会建制等带来的限制或屏障较多，以及科研探索本身的曲折

性，女性较难或较晚在获得科研成就认可；另一方面也可推测出女性科学家科研成果检验所需的平均时

间在延长，科研产出获得确认的周期在延长[9]，而此时是其科研影响力和社会资本达到高峰的标志，此

后若继续向科学顶峰攀登或留出精力培养学生或许可更好发挥科研积累优势，也能为科学界女性队伍的

继承与培养贡献力量。 
由表 2 和图 1 分析得出，历届女院士当选的平均年龄从宏观上也在趋于年轻化。21 世纪之前两院女

院士当选平均年龄分别约 60.2 岁和 63.7 岁，之后约为 58.4 岁和 54.5 岁。而女性科学家获诺贝尔自然科

学奖的平均年龄大约在 60 岁[6]，且近十年来有增大趋势。我国女院士当选平均年龄比后者相对年轻，这

与已有研究比较诺贝尔奖全体获得者与中科院全体院士学术认可平均年龄之后得出的增长与走低的年龄

反差[8]有一定的吻合。 
21 世纪以来，由于科学发展趋向高科技、开放化、包容性，对年轻科学家群体的需求增大以及科学

体制适应和调整的愈加完善，更多的女性科学家在中青年阶段可能就会获得突出的成就。有学者认为，

研究成果越早被承认，科技工作者越容易处于较高的分层地位[10]。这样也有助于女性科学家的成就积累、

科研生涯的延长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此外，近十年来，女院士当选平均年龄工程院比科学院偏低，这或

许与前者多从事应用工程类研究、较易产生科研成果，而后者多从事基础学科类研究、投入高耗时长等

原因有关。 
 
Table 1. Elected age distribution 
表 1. 当选年龄段分布 

 
39 岁以下 40~49 岁 50~59 岁 60~69 岁 70 岁以上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科学院 1 1.4% 6 8.5% 28 39.4% 33 46.5% 3 4.2% 

工程院 0 0 2 4.1% 20 40.8% 21 42.9% 6 12.2% 

 
Table 2. Elected average age calendar distribution 
表 2. 当选平均年龄历年分布表 

当选年 1955 1980 1991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科学院 54 60.8 60.9 59.3  61  59.3 66 61  61  56.4 70 56.5 51.8 52.3 

工程院     57.8 62.8 66.5 67.3 64 44 48 62 56   58.3 55.7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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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lected average age calendar distribution 
图 1. 当选平均年龄历年分布图 

 
从年龄跨度来看，在中科院女院士增选名单中，当选年龄最小的是 2001 年因在发光材料和太阳能转

化领域做出先驱性贡献的 38 岁的任咏华，获奖年龄最大的是 2001 年因率先建立细菌分子分类实验室的

75 岁的陈文新，年龄跨度为 37 岁。工程院女院士当选年龄最小的是 2001 年和 2003 年分别当选的 44 岁

的陈左宁和刘志红，获奖年龄最大的是 1996 年中国基因工程创始人之一——75 岁的黄翠芬，年龄跨度

为 31 岁。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女性获得者相比，后者的年龄跨度达 45 岁，获奖最大年龄达 81 岁[6]，最

小年龄 36 岁。可见，我国女性科学家科研成就获得认可的年龄段相对更加集中，与国际女性科技精英最

高荣誉相比，我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基本稳定的院士制度年龄管理规律，但不可忽视的是，科学研究是一

场寂寞而艰苦的长跑，也是一场充满随机和冒险的探索，尤其对于女性科学家来说，既需要孜孜不倦的

努力，也需要大胆创新的勇气。 

2.2. 学位、留学经历、知识生产领域特征规律 

通过统计女院士在学位、留学经历以及知识生产领域上的特征也可发现一些规律。科学家在通常意

义上除了以科学研究为基本职业之外，还被认为应具有博士学位或相当科学水平[11]。我国女性院士群体

多出生于 20 世纪前三十年、成长于 20 世纪中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建立起

学位制度，所以这里不能过于强调高学历学位的作用。 
但从统计结果上看，获得博士学位的院士人数并不少，两院女院士博士学位获得者分别占比 52.1%

和 32.7%(见表 3)。获得较高学位的人一般会有一个共同之处——所受教育系统专业、科学素养较好。不

排除少数在科研上自学成才的科学家也具有较高的能力素质，如果在青年时期就能够处于一个重视高等

教育、支持深造的教育环境，通过攻读博士学位培育科学素养，无疑对科技人才的整体提升和科技事业

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另外，女院士也多曾有过留学经历。据统计，共有 54 位曾留学美、前苏联、德、日、法等国家，约

占总人数的 45%。其中，美国以 20%的比例成为人数最多的留学目的地。当时，这些年轻的女性科学家

无一不是怀抱科学精神、无惧科学挑战，踏上科学理想世界追寻之路，把青春奉献给国家建设事业。当

前，我国大力推行博士生教育改革，走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理应更为注重国际交流与

合作，增强国际前沿科技发现的敏锐力，借鉴发达国家科研人才培养经验，贯彻落实“创新、开放”的

新发展理念，既要持续改进出国留学交流的制度惯例，又要制定不同层次的人才政策，吸引国外留学生

学成归国参与现代化强国建设，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 

0

20

40

60

80

19
55

19
80

19
91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9

20
01

20
03

20
05

20
07

20
09

20
11

20
13

20
15

20
17

科学院女性院士当选平均年龄

工程院女性院士当选平均年龄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2036


胡元蛟 

 

 

DOI: 10.12677/ass.2018.72036 214 社会科学前沿 
 

Table 3. Degree and study abroad situation 
表 3. 学位与留学情况 

 
学位情况 留学状况 

博士学位人数 占比 留学人数 占比 

科学院 37 52.1% 35 49.3% 

工程院 16 32.7% 19 38.8% 

 
由于科研职业生涯中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12]，导致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科技领域存在明显分化。在社

会选择因素的作用下，加上女性自身的生理特征和个人兴趣分工，导致女性科学家在知识生产领域中具

有特殊的规律性。中国女性科技精英以生命科学和医学、化学、医药卫生工程等学科为研究领域居多，

而在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机械与运载工程、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等领域人数偏少(见表 4、表 5)。女

性在生命科学或医学领域的成就远远超出自然科学的其它领域，仅生医学部和医药卫生学部的女院士就

占全体学部超过 34%的比例，这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女性获得者在研究领域上的分布是一致的。而在化

工、信息技术科学、环境与轻纺等领域，女性也有不错的贡献，这说明在有利于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新兴领域、绿色领域，女性也具有一定的潜力能够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3. 中国女性科技精英科研生产力的年龄分布 

科研生产力作为衡量高校及科研机构学术质量、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组成部分，主要是指

科研生产的能力和水平。Wood (1990)认为，科研生产力状况可以通过学术论文发表信息反映出来，也就

是说论文发表量、被引用率、所在期刊层级等可较好衡量出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13]。 

3.1. 科研产出力和影响力的年龄分布 

本文以年均发文数来表征科研产出力，即采用文献计量法将作者在论文中不同署名位置的论文产出

量均算作发文数；以年均引文数来表征科研影响力，即采用年均论文被引频次作为测度学术影响力的指

标。侧重从年龄特征的角度对两院女性院士职业生涯中论文的产出力和影响力进行计量分析。鉴于数据

的可得性，根据作者姓名、单位、研究方向等获取 CNKI 数据库中的中文论文并进行筛选，截止时间为

2016 年，数据收集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图 2 展现了以 10 年为一个时间段，女性院士年均发文数和年

均引文数的年龄分布情况。 
图 2 显示，女院士的年均发文数和年均引文数在年龄分布上有一定的同步性。可能由于样本量差异

或同行内论文自引较多，这与已有研究认为的院士发表论文的年均引文年龄分布高峰期比论文数年龄分

布的高峰期滞后近 10 年[7]有一些出入。60~69 岁由于是女院士在学术积累、科研经历最厚重的时期，学

术界的合作、交流资源较多，且多数作为导师会指导学生进行科研，为其科研产出力和影响力高峰期。

20~49 岁其科研生产力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这显然与女院士囿于学业、婚姻、生育等[14]，科研起步较

晚有关，但也印证了中青年时期仍是一个充满潜力、适宜科研的绝佳年龄的通常看法。而从 50 多岁开始

一直到高峰期，是其科研生产力迅速增长时期，呈现出科研产出的“马太效应”，而女院士当选的平均

年龄即在 50~69 岁，证明了当选院士时期基本上也是其科研生产力的峰值期。从 70 岁往后，科研生产力

急速递减，虽然年均发文数在 10 篇左右，但据调查来看，几乎均是以非第一作者的身份参与科研论文合

作发表，女性的科研职业生涯相比男性较短，在获得国内科学界最高荣誉之后，便难保持较高的科研产

出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40~60 岁年均引文数有些许下降，年均发文数的增长也较为缓慢。女性科学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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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Disciplines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female academicians of Academy of Sciences 
表 4. 科学院女性院士学科分布及比例 

 学部 人数 占比 

科学院 

生医学部 21 29.6% 

化学部 15 21.1% 

信息技术科学部 14 19.7% 

数理部 13 18.3% 

地学部 8 11.3% 

 
Table 5. Disciplines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female academicians of Academy of Engineering 
表 5. 工程院女性院士学科分布及比例 

 学部 人数 占比 

工程院 

医药卫生工程学部 20 40.8%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7 14.3% 

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7 14.3%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4 8.2%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3 6.1% 

农业生物工程 3 6.1% 

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3 6.1% 

工程管理学部 2 4.1% 

 

 
Figure 2. Age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annual publication and annual citation 
numbers from CNKI 
图 2. CNKI 年均发文数和年均引文数的年龄分布 

 
受家庭影响较大，“少老下小”的中年时期家庭责任与负担最为繁重，在双重角色冲突和疾病隐患侵入

的情况下，科研上虽有前期积累，但产出速度变慢、质量下滑。这是一个科研上的关键性挑战期，能否

超越这些屏障，需要从多方面予以克服，如个人意志品质、科学界的团队和政策扶持等。 

3.2. 最具影响力论文的年龄分布 

为了进一步探究女院士科研生涯最顶峰的年龄分布规律，从总体上以每人被引频次前 5 名的论文作

为最具影响力的论文[15]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这一平均年龄期比全体女院士发表论文的高峰期稍晚，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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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5~75 岁(见图 3)。良好的科学基础积累和交叉性的科学研究或许是最具影响力论文发表的关键，而普

遍过大的年龄又折射出女性科学家在科学成果得到关注、发挥影响的艰难与不易。从历届诺贝尔奖获得

者取得创新成就的峰值年龄来看，重大理论突破和科学发现均是中青年时期完成的[16]，因此，为我国培

养具有创新意识和优秀科研素养的青年人才迫在眉睫。 
具体来看，将发表最具影响力论文的平均年龄与当选院士年龄进行比较，以当选年份为横坐标，以

二者年龄差之和为纵坐标，得出图 4 所示的年龄差散点图。年龄差为正的，表示发表最具影响力论文年

龄晚于当选院士年龄；年龄差为负的，表示发表最具影响力论文年龄早于当选院士年龄。统计显示，多

数女性科学家发表最具影响力论文要比当选院士的时间早，且平均早 8~10 年，并且有增长的趋势。由于

科学研究的曲折和不断深入，从女性科学家做出代表性成果到最终被科学界和社会所认同、获得荣誉，

需要同行、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更要有耐心和毅力，不可急功近利。 

4. 结论与建议 

为了分析总结以两院女性院士为代表的中国女性科技精英科研产出规律，本文对其科研生涯中的整

体特征状况、科研生产力和最具影响力论文的年龄分布进行了科学计量统计。一方面可以丰富国内女性

科学家科研产出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为今后支持女性科学家职业发展提供实践启示。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院士女性占比远少于男性；历届女院士当选的平均年龄从宏观上趋于年轻化，但整体上平均年龄偏

老，恰好也是其创造力和影响力的高峰年龄，晚于全体诺贝尔奖获得者创新的高峰期[16]；同时多数发表

最具影响力论文要比当选院士的时间早 8~10 年；有博士学位和留学经历的女院士占一定比例，且科学院

比工程院占比要多，生命科学和医学、化学等传统学科以及信息技术科学、环境与轻纺等新兴学科成为

女性科技精英擅长且贡献较大的方向。 
21 世纪的科技发展仍然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最具革命性的推动力量，而科技工作仍普遍存在创新能

力不足、创新人才缺乏、科研制度僵化、科研氛围功利等问题。毫无疑问，科技创新作为有利于经济增

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需要女性科学家的参与和贡献。促进中国女性科技精英的科研产出，最大程

度发挥女性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应努力将性别意识纳入科技体制改革和政策实践：1) 将社会性别主流

化纳入国家科技政策方案[17]，实施更加灵活的女性科学家职业生涯年龄管理策略，延迟女性退休年龄，

赋权女性充分参与科技管理和决策的权利，关注科技人才政策的功能开放性。2) 在重视发挥中老年女性

杰出科学家学术影响力的同时，建立起正常的人才新老交替和合理流动制度[16]，重视悉心培育、指导中 
 

 
Figure 3. Age distribution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apers in the annual citation 
numbers 
图 3. 最具影响力论文年均引文数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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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verage ag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apers 
with the age of the elected academicians 
图 4. 发表最具影响力论文的平均年龄与当选院士年龄比较 

 
青年女性优秀人才，传授科学方法、思维和实验诀窍，鼓励树立远大的科学理想，创造性地开展研究工

作。3) 构建性别平等的科学共同体模式，打破科技性别分层，完善院士增选制度，简化科学成就验证及

认可程序，进一步改进社会公共服务政策，鼓励男女两性平等地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帮助女性科

研工作者平衡工作和家庭。4) 为女性科技职业发展提供保障，在女性专长知识生产领域设立更多科技奖

励、专项基金资助、留学访问项目，建立科学规范、开放包容的创新体制和科研评价机制，加强国际合

作和交流。5) 扫除科技教育领域的性别障碍，引导女性学生选择科学和信息类专业，加强高等教育和培

训，缩小性别上的专业、学历差距，培养女性对科学的兴趣、热爱和理性质疑、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

传承良好的文化传统。正如曾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中国最年轻女院士谢毅所说，“对于研究所获

荣誉，我不会当成终点，反而是起点”。对于科技女性来说，冲出屏障、超越自我、开拓科学前沿、影

响科学发展，既是一项艰辛而充满风险的事业，更是一段没有止境的生命意义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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